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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宙本源�为一切存在之始�本源运化生成万物�其演化所循之最优路径�本质即是维系全

域的动态平衡�此即为道�

道既为本源演化的最优路径�亦为宇宙整体恒常流转的动态平衡秩序�

道生天地�天地循道而运行�天地运转所形成的天地规律�是天地存续的最优路径�亦是天

地层面自我维系的动态平衡�是为天道�

天道孕化自然�自然循天道而生灭流转�自然运行所形成的自然法则�是自然存续的最优路

径�亦是万物生杀相济�循环往复的动态平衡�是为自然之道�

自然孕育人类�人依托自然而存续�人为求存续所形成的行事规则�是人类存续的最优路径�

亦是个体与群体�人与万物之间调和共生的动态平衡�是为人道�

四者层层生成�层层统摄�本源之道统摄天道�天道统摄自然之道�自然之道统摄人道�

四者名称层级有别�内核一致�皆以动态平衡为根本�以最优路径为显现�

最优路径�并非固定不变的死路�而是时刻随态势调整�以达成长久稳定的动态平衡�

�德�字释义与推理

定义�德�即动态平衡能力�指万物承接宇宙秩序�天地规律�将自然法则落地于立身行事�

持守动态平衡�顺势而为的智慧与践行能力�

定义依据�语义实证�

依据一�成语�德不配位�必有灾殃�



位�指掌权者�管理者�主事者所处之地位�上位者所面对的人事�事务�利益纷繁复杂�

且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�若缺乏动态调和之能�无力平衡各方关系�必致动荡灾殃�

后世儒家多将德解为品性善良�实则若不明动态平衡�行事刻板僵化�纵使品性端正�亦难

免尸位素餐�祸乱丛生�由此可证�德与品性无必然关联�本质是一种处事能力�

依据二�传统概念�贤良淑德�

此语多用于家庭主事者�家庭内部人情琐事�利益矛盾时刻变化�需依靠平衡能力予以驾驭�

其中�贤为学识认知�良为品性根基�淑为容止仪态�唯�德�一字�专指驾驭复杂变局�持

守动态平衡的实务能力�

依据三�民俗语义区分�德�与�善�

行善布施为单向利他行为�民间称之善�

治国理政�持家理事�统筹事务�需持续应对变化�调和多方�民间方谓之德�

善属静态品性�德属动态能力�

此外�结合�道德经�全文�老子多次以德对应天地自然�万象更新�进一步印证德是应对

繁杂变化�维系动态平衡的能力属性�

经

经�指贯穿古今�万世可依�不易不移的根本法则�

�道德经�总旨

阐释本源大道�天地规律�自然法则�以及人道如何认知并践行天道与自然之道的典籍�即

�动态平衡实践论�

德篇

首句注解�

�上德不德�是以有德�下德不失德�是以无德��

句式�上古汉语倒装句��是以�即�以是��译为�因为…所以��

德的层级�上德＝求德＝大德�高级动态平衡能力��下德＝悖德＝小德�低级动态平衡能

力��



通俗类比�钱多的人因为有钱�所以不在乎钱�钱少的人因为没钱�所以担心花钱�

直译�求德之人因为有能力�所以不注重德行�悖德之人因为无能力�所以担忧做不好�

后文直译�

求德之人�循天地自然行事�没分别心�求仁之人�凭主观认知驱动�有分别心�求义之人�

凭主观认知驱动�有取舍意�求礼之人�凭主观认知驱动�没人回应�就强迫他人服从�因

此发生动乱�

背离天道了才想起平衡�背离德才生分别�背离仁才有取舍�背离义才谈礼仪�

讲礼�是缺乏忠信的表现�是祸乱的开端�注重分别的人�只看到天道变化表象�是狭隘的

开始�因此大丈夫立身纯朴�讲中正守诺�追求本质�不看表象�所以摒弃纷杂�守道之唯

一根本规律�

从前凡是掌握动态平衡的�天守衡就清明�地守衡就安宁�规律守衡就有效�洼谷守衡就满

溢�王侯守衡就能使天下安定�

进一步说�维系天清明不止�恐怕会崩裂�保持地安宁不动�恐怕会塌陷�维持神灵动不停�

恐怕会衰减�让洼谷满溢不断�恐怕会干涸�令王侯长久高贵�恐怕会倾覆�所以�尊贵必

须以卑贱为依托�高位必须以下位为支撑�

因此�王侯自称孤�寡�不穀�这样自取卑贱能作依托吗�显然不能�所以导致屡次求取�

终无所获�因此�循道而行之人�不想光鲜如玉�宁愿粗朴如石�

智慧高者听闻大道�会竭力去感悟�践行�智慧低者听闻天道�似懂非懂�将信将疑�无智

慧者听闻天道�必大肆嘲笑讥讽�不笑�就不足以背离天道�

所以古人言�洞明天道好像无用�精进天道好似退步�依循天道如同歧途�追求德行好似低

下�得知真相宛若受辱�增长德行恰似缺陷�树立德行好似懈怠�探索真实好像造假�极大

方正没有棱角�极大器物无需完成�极大声音听不清晰�天的态势不可框定�道的隐晦无法

定义�

因此只有天道�才拥有生成万物的能力�反向作用�是天道的运行方式�维系平衡�是道的

作用体现�天下万物生于显化�显化生于潜隐�

道之本源显化的趋势�状态�也就是动态平衡�即一�一分化阴阳两种对立交融态势�也就

是天地规律�即二�天地规律运行生出自然法则�也就是神�即三�天地规律�自然法则不

断演化�便孕育出世界万物�万物都依存于阴阳两种态势�阴阳交融达到不偏不倚的平衡状

态�这就是和�

世人嫌弃的就是孤�寡�不穀这类谦卑的称呼�可王公却用它们自称�放弃或是减少这种行

为�才能获得百姓拥戴�事物往往是刻意增益反而招致亏损�所以别人传授的道理�感悟后



也要传给他人�强行标榜自身优秀的人没有好结果�我把此道理当作增进自身的根本规律�

天下最柔弱的东西�能穿行于最坚硬的事物之中�无形无质的存在�可以渗入没有缝隙的地

方�我由此懂得�顺应自然是大有裨益的�

不用言语教化�不刻意施为的益处�天下很少有人能做到啊�

虚名和自我�哪个更亲近�自身与财物�哪个更贵重�收获与损失�哪个更有害�过分执着

偏爱�必然招致巨大耗费�过多聚敛储藏�必会招致惨重损失�

所以懂得满足�才不会感到委屈�懂得适可而止�才不会陷入危机�才能长久安稳�

完美状态似有缺憾�但它的作用不会枯竭�满溢状态看似中空�但它的功用不会消失�

言语直白如同撒谎�技巧高明好像笨拙�收获盈余好似亏缺�运动可以抵御寒冷�清净可以

克制燥热�寻求内心清净安定�可以作为天下准则�

众生都守平衡大道�战马将回归田间劳作�众生背弃天道�乱世战马只能在郊野生驹�

再重的罪孽�也比不上放纵欲念�再大的祸患�也比不上不知满足�任何错误带来的伤痛�

都超不过追求占有�所以懂得满足的富足�才是长久的富足�

足不出门户�就能知晓天下道理�不向窗外张望�就能领悟自然规律�人向外走得越远�领

悟的真理越少�因此圣人不必亲身经历就能通晓事理�不必亲眼看见就能认清本质�不必刻

意追求便能成就功业�

求学之人�主观认知天天增多�求道之人�主观认知天天减少�不断减少�达到顺应自然的

境界�顺其自然反而没什么事做不成�

想要执掌天下�就要始终保持清净无事�一旦妄加施为�滋生事端�就不配执掌天下了�

圣人永远没有主观分辨之心�以百姓的认知作为自身参照�人人各有禀赋特长�只是所长不

一�圣人以德平衡各类禀赋�人人各有立场坚守�只是所守不同�圣人以德平衡各类立场�

有圣人的天下�会调和�消融分别心�使天下人心浑然一体�

百姓都惯于主观分辨取舍�圣人都为他们纠正�

摆脱主观认知者得以生长�深陷主观认知者走向衰亡�

顺道生长的人占十分之三�自趋衰亡的人占十分之三�世人本生于自然�却以主观认知生存�

在两者之间摇摆�最终走向衰亡的也占十分之三�

这是什么缘由�他们本依自然而生�却选择背离自然之道�



所有听闻中擅长生存之道的人�在山野间行走不回避箭矢猛虎�置身军旅也不披戴铠甲兵器�

箭矢无从中正刺入箭尖�猛虎无法全力施展利爪�兵器不能从容使用锋刃�

这又是什么缘故�因为他不存在可供攻击的破绽�

道生成万物�德存续万物�形状框定万物�功用成就万物�因此万物尊崇道�珍视德�道之

所以被尊崇�德之所以被珍视�并非谁赐予爵位名分�而是长久的自我显化�

道生成万物�存续万物�成长万物�顺遂万物�安定万物�成熟万物�滋养万物�庇护万物�

化生万物而不显化自身�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其功�引领成长而不主宰掌控�这就是复杂幽深

的守衡能力�即玄德�

天下存在一个初始源头�它是万物得以显现的母体�抓住这个本源母体�就能认清它所化生

的万物�始终守持这个本源规律�终身不会出现失衡风险�

平复躁动的心态�摒弃主观的认知�终身不会过度操劳�释放妄为的念想�强迫事物有序�

终身不会顺遂安稳�

能洞察细微潜隐的变化�叫做明�能持守动态平衡的能力�叫做强�凭借显化规律�回溯潜

隐本源�不偏离平衡�立身中正�才能收获永续恒长�

纵使我执着主观认知�在大道中行事�也只会感到担忧�

大道本平易质朴�世人却偏爱妄自揣测�时光白白浪费�田地一片荒芜�粮仓空空如也�沉

迷虚饰浮华�携带锋利宝剑�挑剔精食佳酿�财物充盈多余�这就叫无益攀比�无益攀比�

背离大道�

有建构能力的人不会失败�善于坚持的人不会落空�秉持此等能力�子孙将绵延不绝�

处理好自身事物�就拥有了真正德行�处理好家庭事物�平衡能力成熟充裕�处理好乡邻事

物�平衡能力精湛深厚�处理好邦国事物�平衡能力卓越博大�处理好天下事物�平衡能力

极致广柔�

以自身状态去体察他人�以自家情形去观察别家�以本乡风气去审视他乡�以本国面貌去判

研他国�以天下格局去推演天下大势�

我凭什么知晓天下道理呢�就是依靠这种方法�

德行深厚的人�如同初生婴儿�遇到幽黑昏暗之处�不担心被蜇伤�突遭猛禽野兽攻击�不

会与之搏斗�筋骨柔弱�小手却握得紧实牢固�不懂雌雄交合�下体却会自然勃起�这是身

体成长所致�整日啼哭�嗓子却不会沙哑�这是内在平衡所致�平衡是常态�懂得平衡才算

明智�



有益于成长存续�就叫祥�能主动生成感受�就叫强�事物一旦壮盛�便会趋向衰败�强行

维持就背离道�失衡便加快消亡�

真正懂的人不多言语�夸夸其谈的人并不真懂�

平复其躁动之心�摒弃其主观认知�弱化其攀比之意�梳理其繁杂想法�敛抑其显耀之念�

整合其诸多分歧�这叫万法归一�

达到这种状态�无法让人亲近�也不会被疏远�不能带来利益�也不会造成伤害�无法收货

尊崇�也不会被人贬低�正因如此�才被众人看重�

以此调正的邦国�用非常之法竞逐�凭不妄为赢得天下�我如何知道是这样的呢�

天下禁忌规矩越多�百姓就越发贫困�民间逐利之辈越多�邦国就越发混乱�人懂得多了�

能滋生什么�法令约束事物�滋生严苛分明�巧取之行就会越来越多�

因此圣人说�我不妄加施为�百姓自然发展�我长保持清静�百姓自行端正�我不搅扰生事�

百姓自然富足�我守无欲无求�百姓自然淳厚�

治理保持浑厚宽和�百姓生活质朴安稳�法令追求苛细严明�邦国人心割裂离散�

闲置霉变�依靠安逸富足衍生�安逸富足�内部潜藏腐朽衰败�谁能洞悉事物终极规律�世

间本就没有恒定中正�公允会演变为诡辩�能力会退化成取巧�世人执迷于此�时日已经太

久�

因此为人处世�方正而不偏执�严厉而不刻薄�坦荡而不放肆�显耀而不张扬�

匡扶百姓顺承天道�没有比持守本真更好的办法了�只有持守本真�才能最快掌握天道规律�

尽早掌握天道规律�就是重视提升平衡能力�增长动态平衡能力就没有做不成的事�无所不

能�没人知道其极限�

守衡能力深不可测�才可以建立邦国�邦国由这样的人建立�便能长治久安�这样维持根基

深厚牢固�是长久存续�生生不息的根本法则�

圣人治理大国如同烧煎小鱼�不会频繁扰动�依循道执掌天下�持守本心�不会制定纷繁规

则�也并非没有规矩�而是规矩不苛害世人�

不只是规矩不苛害百姓�圣人也同样不会被规则反噬�二者互不伤害�德行自然相融�普惠

众生�

大国如同低洼之处�是天下奔流汇聚之源�天下雌雄相交�雌性总是凭清明沉静胜过雄性�

正因为清静通透�所以适合谦和自处�

大国以谦和之姿对待小国�就能吸纳小国�小国以谦卑之姿依附大国�就能获大国庇护�有



的靠谦和收服�有的靠谦卑依附�

大国秉持内敛涵养他人�小国坚守内敛依从他人�双方都能满足心意�因此大国以谦和自处

为佳�

道�是万物的来源�是有能力之人的标志�也是无能之人的掩护�华丽言辞有利交易�尊敬

用于恭贺他人�本来就不是人的专长�又谈什么舍弃�

所以拥立天子�设立三公�虽然都有玉璧和驷马豪车�但不配坐这位置�才精进这些�

古人之所以看重这些�是为什么呢�还不是因为无需做事就可以得到想要的�犯了过错可以

获得赦免吗�所以这些才被天下人推崇�

行为顺应自然�做事依从规律�品味安于本真�大大小小�多多少少�用德来平衡差距�处

理难事�从简易处着手�成就大事�从细微处做起�天下难事�皆起于简易�天下大事�皆

始于细微�

因此有道之人从不妄自尊大�所以终能成就大业�

轻易许诺的人�必然不守信用�总是把事情看简单�必会处处遇阻�所以有道之人审慎行事�

最终也就没有真正难事�

事物安稳之时�容易把持�问题未显征兆之时�容易谋划处置�事物脆弱之时�容易分割�

隐患细微之时�容易消散�在事端尚未发生时着手处理�在祸乱尚未形成时加以整治�

几人合抱的大树�由细小嫩芽长成�九层高台�由一筐筐泥土筑成�百仞高处�要从底下一

步步攀登�

刻意行事�容易失败�有偏执�就会有失去�有道之人不妄自作为�所以不会失败�不偏执�

所以不会失去�

世人做事�往往在即将成功之际出现败局�若能始终保持谨慎�便不会招致失败�

因此有道之人没有主观贪念�不看重稀有难得的财物�修习常人所轻视的认知�补救众人常

犯的过失�只辅助万物顺其自然�而不敢肆意干预�

所以说�循道之人�不是用它来提升民众主观认知�而是用来使民心归于质朴本真�民众之

所以难以治理�是因为主观认知作祟�

所以用主观认知理解邦国�是邦国损失�用自然本真认知邦国�是邦国福泽�常认知这两种

情形�就是治理法则�常坚守这一法则�这就叫做玄德�

玄德深奥啊�与万物相反�甚至完全归于大道�



江海之所以能令百川归附�是因为总处于更低位置�因此才能引水流汇聚�

因此圣人想要高于民众�言语必须谦卑�想要引领民众�必须把自身利益放在民众身后�

所以圣人领先�民众不会感到受妨害�身居上位�民众不会觉得有压迫�天下人都乐意拥戴

他而不排斥�不是因为他没有争议吗�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相争�

邦国小�人口少�令需要多人操作的器物失效�让百姓重视死亡�远离危险�

虽有车船铠甲�却无用处�让百姓回归结绳记事的淳朴时代�

吃得香甜�穿得舒适�行事规律�生活安稳�邻邦相望�鸡鸣狗吠之声可闻�百姓直至老死�

也互不往来�

真实话语不华丽�华丽言辞并不真实�懂道理的人�知识不广博�知识广博的人�不懂道理�

有能力的人�专长不多�专长多的人�没有能力�

圣人无需私藏积蓄�尽力帮助他人�自己就更充盈�不断给予他人�自己便更富足�因为天

地规律对万物有利而无害�人间准则有作为而无争斗�

天下人都说我之道太宏大�不真实�然而只有宏大�才不会失真�若失真�就会无限细化繁

杂�

我一直持守三件法宝�第一是滋养守护�第二是体察自省�第三是不敢自居领先众生�

滋养守护�所以能果敢�体察自省�所以能宽厚包容�不敢争先�所以能长久成事�

如今舍弃护持�选择猛进�舍弃退让�选择争斗�必死啊�

心怀护持�进攻就能取胜�防守就能稳固�上天要成就谁�就用滋养守持来围住他�

擅长修身主事的人�不强逞勇武�擅长应对纷争的人�不意气用事�擅长化解对立的人�不

正面相争�擅长协调众人的人�会放低姿态�

这是消解分歧争斗的平衡能力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方式�是承载天道�是上古以来至高

准则�

用兵的人曾说��我不敢主动发起进攻�只能被动防守�不敢贸然前进一寸�宁可退让一尺��

此意是�保持行动没有痕迹�维持战力不显训练�保正戒备不执兵器�如此便无人可敌�

隐患再大�莫过于没有应变能力�没有应变能力�很容易丧失自身根基�所以对战双方兵力

相当时�谨慎戒备的一方会取胜�



我的话很容易理解�也很容易施行�可是世人却没人能看懂�也没人能做到�言论有主旨�

行事有根本�正因为世人不懂这个根本�所以也不懂我�

懂我的人稀少�我的道理才显得可贵�因此圣人外表朴素�内里藏有真道�

清楚自己不懂�还尚可�不清楚自己不懂�才是弊病�圣人之所以没有弊病�是因为把弊病

当作弊病看待�才不会产生弊病�

百姓没有了恐惧的事物�那么大祸就要发生了�

不要禁锢百姓追求�不要排斥百姓喜好�你只有不排斥百姓�才不会被百姓排斥�

因此圣人有自知之明�却不刻意自我表现�爱惜自身�却不自视高贵�

所以舍弃后者�选取前者�

倾向逞强妄为的人�会招致杀身之祸�倾向顺其自然的人�能保持安稳顺遂�

这两种行为�一种带来益处�一种招来祸患�天道所厌弃的事物�谁能知晓其中缘由�

天地规律�不必交战就能取胜�不必言语就有应对�不必召唤就可自来�动态却擅长分辨�

天道如同广大无边的罗网�网眼虽然稀疏�却不会遗漏任何事物�

如果百姓向来不畏惧死亡�那用杀戮恐吓又有什么用呢�如果百姓早晚都是死�那反抗的人�

我们就都要抓来杀掉�可谁敢啊�如果百姓确实畏惧死亡�那么自有维护规则的人去刑杀�

代替维护规则的人去行刑�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削木材�代替高明木匠砍削的人�很

少有不伤到自己手的�

百姓之所以饥饿�是因为被征收的赋税太多�才陷入饥荒�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�是因为上

位者妄自施为�才难以安稳�百姓轻视死亡�是因为求生之心坚定�才会不怕死�

只有没有活路的人�才会优先重视求生�

人活着之时也身形柔弱�死去之后就变得坚硬僵直�各类草木存活时也柔脆�死去之后就变

得干枯硬挺�

所以说�坚强的事物�属于走向衰亡的一类�柔弱细微的事物�属于得以存续的一类�

用兵强势�难以取胜�树木刚硬�可以持久�刚硬坚强的处在下位�柔软细微的处在上位�

自然法则�就像拉弓射箭一样�位置偏高就往下压�位置偏低就往上抬�有多余就减少�有

不足就补全�



所以�天地规律�是减损富余的�补给匮乏的�人间的规则却相反�剥削匮乏的�用来供奉

富余的�

谁能在富余之时�主动拿出多余的来遵从天道�只有循道的人吧�

因此圣人有所作为而不据为己有�成就功业而不自居其功�正是如此�他并不想显露自己的

优越�

世间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东西�但是攻坚克硬的事物�没有能胜过水的�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替

代它这种品性�

所以柔能胜过刚�弱能胜过强�天下人都明白这个道理�却很少有人能践行�

因此圣人说�能承受邦国屈辱非议�才称得上是人道主宰�能承担邦国灾患祸殃�才称得上

是民众之王�

真正合乎人道的话�听起来好像违背常理�

调和深重仇怨�必然还会残留怨恨�这怎么可以算能力�

因此圣人注重平衡�不会以此追责于人�

所以有德之人专注化解分歧�无德之人专注强行裁断�

所以天道规律没有偏爱�永远佑助有能力的人�


